
Ｅ－ｍａｉｌ ／ zkwbwll@126.com 组版编辑 王丽丽

77悦读２０21 年 3 月 11 日 星期四

������（接上期）
“啥？”张粉花忍不住了，

嘴巴凑到江水莲脸上说，“你
不是个人吗姐？ 你不会抱上
孩子跑吗？ 还在那等着挨死
打？ ”

“家暴女”江水莲说：“我
没想到跑， 也不知道往哪儿
跑。要是被梅家人追上了，抢
走俺儿子，我还咋活哩！我放
不下俺孩儿， 舍不得我种的
庄稼，还有这个家。 ”

我一时无语，只能无语。
张粉花缩回脑袋， 坐直身子
说：“活该你受罪！ ”

江水莲说：“受就受吧，
生来受罪的命。那时候，一个
心眼盼着俺儿子能长大，能
像他爹疼他奶一样心疼我。
谁知这孩子从上小学起，就
不正眼儿瞧我，嫌我黑丑，窝
囊，站不到人前去。上大学回
来， 他给我说话的口气就像
呵斥一条狗。我忍了，一个人
在暗影里打哆嗦。心说，只要
他没病没灾就好， 只要他平
平安安就好。 儿子梅栋是三
代单传， 婆婆说，‘俺栋栋是
十八亩田里一根苗， 主贵着
哩。’俺见儿子一天天长得又
嫩又俊，跟杨树苗一样，心里
那个甘甜啊。儿媳妇娶进门，
我还没有摆起做婆婆的架

子，新媳妇就耍起威风来了。
她翘起指头说，‘我可不是刷
锅烧灶的人， 家务活儿谁想
干谁干，我可不干！ ’她不干
我干，进家都是神，我是敬神
的。我一天到晚心里发慌，恐
怕惹了老的，恼了小的，连口
大气儿也不敢出。年节里，我
一个人锅上锅下地忙乎，菜
一上桌，老老少少都吃开了，
没有人记得还有个我， 还有
我这头没有卸磨的老驴。 我
倚着门框，捶自个儿的老腰，
歪鼻子又酸又疼。 这两年俺
老了，儿孙们也不用俺管了，
牵挂也少了， 我想的事也多
了。夜里睡不着就对俺娘说，
‘娘啊，这人心咋恁深哩？ 咋
恁凉哩？一家人都摸不透、暖
不热。 我把心砸碎了、 熬成
渣，一点点喂他们，他们咋就
不知饥饱哩 ？ 品不出甘苦
哩？’天亮了，我想走，去哪儿
哩？去哪儿都中，只要离开家
就中， 只要叫梅家老少看不
见我就中。 我就报名来新疆
了，俺男人说，‘不伺候俺娘，
还捶你！ ’ 他都六十多的人
了，还有这狼心。我一句话也
不说，硬着眼珠子瞪他，他放
下拳头蹲在了床脚。 那一会
儿， 我觉得他也是个可怜的
人。 ”

江水莲很响地吸溜一下

鼻子， 好像这才感觉到鼻孔
在顺畅地通气。 这个善良到
无法再善良的女人， 一生都
在为爱妥协、退让，一尺尺，
一分分，一寸寸，只退到无路
可退， 只爱到无爱可爱。 最
终，她选择了爱自己。

“家暴女”江水莲孩子似
地说：“俺抓俩钱回家， 先到
集上给自己买一件红鸭绒袄

穿。成亲那天穿的棉袄，是俺
大姐手工做的， 胖胖大大的
可难看。”我想像着水莲姐穿
上新红袄时的样子， 两鬓的
白发如棉丝， 侧歪的鼻梁很
俏皮，黑油的老脸有点红。她
老伴看后有什么反应呢？ 不
去想他， 一个不值得去想的
愚忠愚孝的可怜虫。

股股冷风不断从棉布帘

与门框缝隙钻进来， 泥屋的
温度越来越低。 我抱紧膀子
坐着， 门后大铺上的一个姐
妹伸手把棉帘拉严实了，依
旧坐回被窝， 两手踹进袖子
里，面带笑容望着我。她原来
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一个人
靠在墙角，光笑，不语。

我冲她一笑， 说：“谢谢
你妹妹，这样暖和多了。 ”

她依旧浅笑， 说：“呢是
个啥事了！ ”

我没听懂， 迷茫地看旁
边的姐妹们。 张粉花哈哈笑
着说 ：“她是说 ，‘哪算个啥
事！ ’山西话。 ”

“噢！ ”我远远地问说，
“你是山西人？ ”

她笑着点头说：“嗯哪。 ”
我一时来了兴趣， 走到

她床铺前， 说：“妹妹叫什么
名字？ 一个人来新疆吗？ ”

二十九朵花

“互助女”张小彩
张小彩，女，三十九岁，

山西农村人。 生育一对双胞
胎，一男一女，十六岁，念高
中一年级。丈夫四十二岁，四
年前患脊柱侧歪，手术两次，
无性， 无劳动能力， 在家留
守。她的“互助”男友，河南周
口农村人。

张小彩圆脸大眼， 肉肉
的鼻头， 下嘴唇一道天然黛
色唇线， 看上去更有立体的
美感。

我说：“山西出美女，小
彩妹妹很好看。 ”

她轻咬下唇说 ： “哪儿
呀，我丑哇。 ”

我说：“你会说普通话？
还挺标准的嘛。 ”

张粉花走过来说：“她还
会说咱河南话哩。”她朝小彩
飞了个有内容的眼神说：“对
吧小彩？ ”

看来姐妹们对小彩的情

况挺了解， 她们波澜不惊的
样子，让我有些吃惊。

我问：“你家爱人生活能
自理吗？ ”

她轻言慢语地说：“他前
年第二次手术后， 能下床走
路了，腰板直不起，走不出院
子，出不了山，只能在家做顿
饭。 今年双胞胎娃娃考上镇
高中了，住校不回家，他一个
人在家轻松些。 我来新疆打
工三年了，春天来，腊月走。
种苗、摘瓜、打葫芦什么活儿
都干过，棉花季结束后，我就
进城里饭店打工， 有时在棉
花场打杂。在城边租房住，有
时几个人租一间。 我一挣到
钱就打给我女儿， 让她转给
她爸爸。 我识字少， 不会打

钱，邻居吕梁帮助我，他是你
们河南人， 来新疆打工七八
年了，在工地上拉电线、装电
灯。他的婆姨跟人跑了，一个
女娃五岁了， 在周口奶奶家
养着。 吕梁每个月都骑着摩
托带我去打钱， 有一次， 我
两个月没有发工钱， 娃他爸
没药吃， 两个娃娃没饭吃，
我站在门口急得哭。 吕梁把
他身上的钱全掏给我了， 骑
摩托连夜到市区去打钱。 回
来时刮着大风 ， 还下着大
雪， 吕梁让我钻进他的大衣
里， 我搂着他的后腰， 闻到
他身上的味道， 被他热烘烘
地暖着， 幸福得差点儿晕过
去。 到家时， 吕梁冻得下不
来车。 我给他做了一锅香辣
刀削面， 把吕梁吃哭了， 我
也哭了， 外边下着雪， 我们
在屋里傻不叽叽地哭了大半

夜 。 后来我就搬到他屋住
了， 我省了房租， 他省了生
活费 ， 我把节省的钱打回
家 。 他以前穿得邋里邋遢
的， 我一天天把他打扮得展

展挂挂。 有时候， 我感到心
愧，觉得对不起娃他爸。几次
想和吕梁分手， 可是感情上
分不开，我很待见他。身边不
少打工的也这样， 临时搭伙
过日子，还是各养各的娃，各
顾各的家。 ”

张粉花说：“俺听说这叫
‘互助’， 俺村里在广东深圳
打工的人也‘互助’过，回村
后他们互相说。 家里人知道
了，有的找对方打一架，有的
索要几个钱儿， 有的不哼不
哈过去了 ， 也有个别离婚
的。 ”

我问小彩：“你丈夫知道
吗？ ”

她眼里漫起一层泪水，
说：“他可能怀疑到了， 我回
家他也不问，无奈吧。 ”

张小彩无奈地摇摇头，
几滴泪珠溅下来， 有一滴落
在我记录本上，“噗” 地一声
闷响。

我望着她，心隐隐地疼。
我说：“这样不行小彩，

还是分开吧， 趁他还没谈女
朋友，趁悲剧还没有来。 ”

我不敢待在泥屋了，掀
开棉帘钻出门。 小彩的哭声
洪水般不可遏制地冲出来，
冲得我的脚步磕磕绊绊、歪
歪■■。

我走进厨房， 见阿姨坐
在盆边洗衣服， 衣服和水冒
着烟。 我看出盆里花花绿绿
小孩的衣服， 知道都是丫丫
的， 就撸起袖子说：“阿姨我
来洗，你歇着。 ”阿姨也不外
气，站起身给我腾地方，像对
待自家的亲闺女。 她一边往
小锅炉里填煤炭， 一边说：
“慧啊， 今晚我熬小米粥，你
过来喝吧。 ” 我用力地搓衣
服，说：“好的阿姨，我好些天
没有喝热粥了， 小米粥更想
喝。 ”

我朝门口看了看说：“刚
才那女子是谁呀？ 我听见她
叫你姑。 ”阿姨“哦”了一声
说：“你说杨敏啊， 我娘家侄
媳妇， 她年年来家帮我拾棉
花。 ”我说：“人长得不错，就
是一脸愁容。”阿姨回头看看
我，没说话，又往炉膛里加了
两块炭。

我在院里铁丝上晾衣

服， 见任叔扯着丫丫往大门
口走。 我擦干手追上去，问：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

任叔站下说：“带丫丫到
果园玩。 ”

我也想看新疆的果园长

啥样，便跟上一起出了门。
向北走上一段路， 路西

一片树林子， 我初来那晚看
见过， 却没想到是任叔家的
果园子。我们在园子边站下，
落叶的果树密密实实。 任叔
说：“这是你弟弟妹妹们开的
荒，种的有桃树、苹果树，十
来亩地呢。 ”

我说，我只见了大娃和二
娃。 任叔说，还有大妞二妞和
三娃，丫丫的爸爸是三娃子。

果园里的土地湿黏黏

的，雪刚化过，无法往里走。

丫丫采了一朵大蘑菇， 高举
着让她爷爷看。任叔说，雨雪
过后，蘑菇快速生长，果树下
最多。 想起那天任叔采摘的
野蘑菇，我俯身满地找，任叔
指给我说， 蘑菇一般长在倒
伏的树干上， 还有腐烂的树
根上。果然，一个圆盘似的树
桩隐在湿潮的枯草中， 旁边
生出一窝小蘑菇， 像拱出地
面的小白兔， 嫩呱呱、 肉乎
乎，顶上圆嘟嘟，我兴奋地采
了一大把， 任叔敞开塑料袋
装进去，说：“还好，没有采到
有毒的。 ”

“还有毒蘑菇？ ”我吓了
一跳。

任叔说：“你看这边几朵
大的就有毒， 吃了呕吐泄肚
子。 ”我看它们生得挺好看，
个个高高挑挑，细皮白肉，像
把小白伞似的。难怪呢，越好
看的东西越危险。

站在路边， 任叔指着房
屋让我看，果然发现，远近几
座主房都面朝东方， 稍微偏
南， 不是坐北朝南中规中矩
的那种房。任叔说，四十年前
他逃来新疆时， 也觉得这里
的房屋走向很奇特， 后来才
知道， 东方是每天太阳升起
的地方，人们唱着《东方红》
把房屋盖向东方， 在当时是
有重大意义的。

任叔说：“有一个从口上
（内地）来的年轻人，他盖了
一排坐北朝南的新房子，谁
看谁别扭， 都说他的房屋盖
歪了。 好比一张桌上十人吃
饭， 九个左撇子， 一人用右
手，正确使筷子的这个人，反
而被认为不正常了。 ”

“有意思，”我说，“任叔
不愧是老三届高中生， 语言
表达那么好。 您也是早年移
民新疆的吗？ ”

他摸了摸额头说 ： “不
是，最初是盲流。 ”

三十朵花

“盲流叔”任二超
任二超，男，六十二岁，

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六户地二

道渠子人， 原籍河南周口农
村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新
疆谋生活。生育三子两女，皆
在新疆成家立业， 任二超成
为本地植棉大户， 受到当地
政府嘉奖。

第一节

沙发前的茶桌上， 两杯
茶水静静地消耗着热度。 我
面朝任叔恭敬地坐着， 急切
地摇动手中的笔杆， 记录本
上的直线横格， 似一垄垄精
心修整的棉花畦， 引领我种
下一棵棵小棉苗。 当我一字
字记下任叔叔的口述时，我
和他都没有想到， 在余下的
四天里，我的笔录，会不间歇
地填满上千行横格， 记下两
万多有呼吸的文字。

这是我和任叔都没有想

到的。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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